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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作为云贵高原上一颗璀璨的明珠，洱海在过去
几十年中饱经磨难，同人类的关系一直处于一个
张力的状态中——人类在关爱它的同时，也造成
了一些伤害。今天，我们需要做的是如何把对它
的关爱不断转化成实际行动，让洱海的美丽世世
代代延续下去。

近年来，我们在洱海保护上采取了很多工程性
措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成效，但是还没有达到我们
心目中的最理想效果。事实证明，保护洱海，光有工
程性措施远远不够，治理洱海的根本之道在工程之
外——在于我们秉持一种什么样的理念，在于人们
应该如何和它相处，在于周边社会是否是一个有利
于洱海生命健康延续的社会。笔者以为，建设湖泊
友好型社会才是洱海生态环境保护的长久之计。

湖泊友好型社会是目前尚未被提及的湖泊保护
全新理念，在此把它首先用在洱海保护的探索上。
湖泊友好型社会可以理解为是对环境友好型社会在
特定领域的表现，系针对湖泊特性提出。湖泊的特
性是积水、生态功能脆弱、自我进化能力差，然而其
水体稳定的特征也有利于生物多样性，对人类社会
的发展来说尤为重要。在远古时期，相对于大江大
河来说，人类在湖泊周边更容易生存。例如，在洱海
地区，科学考古发现大约在 5000 年以前就有人类生
存。因此，湖泊友好型社会可以理解为一个拥有尊
崇湖泊的自然生命特征、主动构建关爱湖泊生命的
理念和社会行为，拥有湖泊保护制度、可持续利用湖
泊资源的社会生产方式，拥有与湖泊自然状态相和
谐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的社会。

建设湖泊友好型社会，首先要有科学的、具有时
代先进性的好理念。保护湖泊，就要人退湖进，让它
处于自然状态，这是最根本的法则。考虑到民生问
题，也许我们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但至少也要尽量
减少人类的生产、生活对湖泊的干扰，让它按照自身
的规律休养生息。目前，国际上关于自然环境保护
的一种先进而补实的理念，就是让自然回归自然，即

“基于自然的解决之道”。在人类习惯了向自然不断
索取的当下，要落实这个简单的道理并非易事。过
去几十年中，为了扩张地盘、发展经济，我们不断向
洱海索取，包括在洱海周边上马各种开发建设项目，
过度利用洱海水资源等。不论是空间资源还是物质
资源的索取，都对洱海自然生态系统造成了直接破
坏或潜在危害。为此，近年来，我们在洱海治理中尽
量还湖泊以自然，这就是一种自然的解决之道。如
果不能做到人退湖进，而是人进湖退，向洱海索取更
多，那么保护洱海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建设湖泊友好型社会，还要构建对湖泊友好的社
会行为模式，包括人们的生活方式、消费习惯等。以
洱海为例，这就要求我们不侵占其自然边界，不破坏
其自然状态，不过度消耗其资源，维护好洱海及周边
整个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完整性与原真性；践行绿色
低碳环保的生活方式，减少陆源污染物排放，避免人
为活动对水质与水生态造成负面影响；鼓励公众自觉
参与关爱和保护洱海的行动中，并不断提升参与能
力。洱海拥有众多入湖河流和泉水，周边居民世代逐
水而居，因此，对洱海及其支流的保护真正考量着流
域本地居民和外来游客的环境友好行为——当然，除
了培养自觉意识外，这种行为模式还要有强有力的制
度保障，通过加强社会制度建设约束人们的行为。

特别强调的是，建设湖泊友好型社会应该利用
好本土的文化传统。自古以来，洱海周边的各民族
人民都有保护洱海的意识和实践，例如对湖泊的崇
拜和敬畏，并为此举办节庆、祭祀、人生礼俗等活动，所有这些都在潜
移默化地影响人们对洱海的态度与行为。洱海周边拥有丰富的水文
化，人们在利用水资源的漫长岁月里逐渐形成鲜明的传统习俗，包括
农耕中如何有效分配使用水资源，村寨内人水相得益彰的设施建设
和使用方法，水井和水池、水渠、水景观系统的建设等；同时，在社会
生活中也存在很多关于水的民俗活动。这些丰富的水文化有利于维
持、促进人们对洱海的敬畏、热爱和保护，无疑是构建湖泊友好型社
会的一笔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应该积极挖掘、传承和发扬。

构建一个有利于湖泊生命延续的社会环境，同利用工程技术手
段修复湖泊的生态环境相得益彰，都是洱海保护必不可少的路径与
手段。不同的是，工程技术手段对于湖泊的干预只能起到一时一地
的局部作用，而营造一个有利于湖泊健康、对湖泊友好的社会环境，
则是发乎内心、可持续的长久之计。

（作者系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教授）

拥有苍山洱海的大理，吸引着世
界各地游客的目光。但是，如果没有
赶过那里的三月街，就不能算是了解
大理，因为它太与众不同了。

“一街赶千年，千年赶一街。”这
是流传在大理洱海地区的一句民间
谚语，说的正是三月街。何谓三月
街？其实就是从南诏大理国时期延
续下来的当地最大的一个乡村贸易
集市，每年农历三月十五日起，在大
理城西的点苍山脚下举行，为期 5 至
7 天。毫不夸张地说，三月街在大理
乃至整个云南省众多乡街中，是最
大、最古老的“街子”。

小时候在山东老家，随大人去赶
集，就是在乡村集市上买卖货物，至今
仍对那种拥挤热闹的场面难以忘怀。
而在云南、在大理，说“赶集”本地人听
不懂，因为他们一律统称为“赶街”。

这也体现了南北文化的差异。
去大理赶过多次三月街，规模较

大的一次在 2017 年。那是阳历 4 月
11 日上午 8 时许，苍山脚下的一座赛
马 场 看 台 上 早 早 便 坐 满 了 八 方 来
宾。场内跑道上，不时有从省内外各
地赶来的赛马队在做开幕式表演前
的练习。

蓝天丽日，苍山高耸，洱海波澜
不惊。上午 9 时整，一年一度的三月
街正式开街。伴着 20 多把冲天过山
号“呜呜”响，成百上千名身着白族传
统服装的“阿鹏哥”与“金花妹”开始
了歌舞狂欢表演。整个开幕式演出
分为《盛世迎春》《傈僳欢歌》《动感风
采》《花山歌海》《彝山神韵》《家在大
理》六个篇章，来自大理州 12 个县市
的 1200 多 名 各 族 演 职 人 员 参 加 表
演，为八方宾客展示最有大理特色的

乡音和乡情，也描绘出大理民族团
结、人民幸福的一幅幅美好画卷。

“走，带你赶街去！”看完开幕式
演出，一位相熟的白族朋友便拉着
我，融入人流开始“赶街”。

由大理古城西门进入，沿着通往
三月街主场长达一公里的大路逛过
去，两旁商家云集，琳琅满目。从剑
川木雕、大理石制品、下关沱茶、大理
梅子，到白族的三道茶、砂锅鱼头、乳
扇、酸木瓜炒鸡、喜洲粑粑等，吃穿玩
用，可谓应有尽有。

边走边逛，在古老的大青树下对
歌台，一对身着白族服装的青年男女
正在用白族话表演对歌。虽然听不
懂歌词，但从演员的表情和旋律里，
却能感觉到他们唱的一定是当地最
有代表性的情歌。

从江苏江阴旅游到云南大理的
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曾亲自体验了
一回赶三月街，并将所见所闻在《滇
游日记八》中做了较为详细的描述：

“十五日是日为街子之始。盖榆城有
观音街子之聚，设于西演武场中，其
来甚久。自此日始，抵十九日而散，
十三省物无不至，滇中诸彝物亦无不
至”。这里说的观音街子，即现在通
称的三月街。

传统三月街，其物资交易以骡
马、山货、药材、茶叶为大宗。白族人
民以及附近的汉、彝、纳西、藏、傈僳、
回等各族群众纷纷身着节日盛装，从

四面八方赶着牲畜，人背马驮、手提
肩挑着山货药材和农副产品，聚集在
苍山脚下交易。按照传统习惯，赶街
的人白天进行贸易，晚上就在宿营地
唱歌跳舞，这热闹的场面通常要持续
几个昼夜。

望着街市上密密麻麻的人群，已
经逛得脚疼的我，深感以前在北方赶
过的乡村集市，无论从参与人群、经营
面积到活动内容、总成交额等，都难以
望三月街的项背。清朝末年编撰的

《大理县志稿》如此记载：“盛时百货生
意颇大，四方商贾如蜀、赣、粵、浙、桂、
秦、黔、藏、缅等地，及本省各州县之云
集者殆 10 万计，马骡、药材、茶市、丝
棉、毛料、木植、磁、铜、锡器诸大宗生
理交易之，至少者值亦数万。”

1992年，为了更好地弘扬民族传
统文化，经大理白族自治州人大常委
会通过，三月街被确立为大理州的民
族节，每年农历三月十五日至二十一
日举办。活动内容变得更加丰富多
彩，每年赶街的人数以百万计，全国各
地甚至是海外都有人前来参加。2008
年 6月 7日，大理三月街被批准列入第
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如今，三月街不仅可以让人感受
到在大城市里难觅的乡音乡貌，领略
到独具特色的民俗风情，抚慰游子埋
在心底的思乡之情，还变身为让大理
走向世界、让世界认识大理的一座生
动的民间桥梁和纽带。

小孩子在水边嬉戏，年轻人在自
行车道骑行，新婚夫妇在草坪拍婚纱
照，老年人坐在长椅上享受阳光……
沿着脚下的洱海生态廊道缓步前行，
左边是白墙灰瓦的白族传统民居，右
边是清波荡漾的洱海。

在大理市洱海之滨，从下关镇阳
南溪至大理镇才村，洱海生态廊道
12 公里体验性试开放段于 2020 年年
初免费向广大市民开放。

作为大理人民的“母亲湖”，风光
绮丽的洱海每年都会吸引大量游客
慕名前来。然而，20 世纪 80 年代以
来，由于城镇规模不断扩大、旅游业
无序发展，加之农业面源污染，洱海
一度出现“人进湖退”的现象，水质面
临严峻挑战。“一定要把洱海保护好，

‘让苍山不墨千秋画，洱海无弦万古
琴’的自然美景永驻人间。”2015 年 1
月 20 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对
洱海的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随
即，大理开启洱海“抢救模式”，打响

“八大攻坚战”，而环洱海闭合生态廊
道建设就是其中一项重大工程。

湖进人退，让洱海“透透气”

2018 年，大理成立洱海生态环
境保护“三线”划定指挥部，在明确蓝
线（洱海湖区界线）、绿线（洱海湖滨
带保护界线）和红线（洱海水生态保
护区核心区界线）后，又在“三线”范
围内实施洱海流域湖滨缓冲带生态
修复与湿地建设工程（以下简称“洱
海生态廊道”）。

“洱海生态廊道建设主要包括五
大工程：790 多公顷的生态修复和湿
地建设，129 公里的环湖生态廊道和
若 干 环 境 监 测 站 点 ，涉 及 23 个 村
1806 户居民的生态搬迁、30 公里污
水管网的完善和 5 个带有湿地修复
功能的科研实验基地。”在下关镇洱
滨村，记者与洱海生态廊道工程指挥
部行政部副部长李学鑫沿着亲水平
台栈道边走边聊。

脚下这一段原来都是老百姓的
民房，按规定，距离湖边 15 米作为
绿线范围都要拆掉，以便把湿地恢
复起来。“生态廊道刚开始建设时压
力很大：一是大家认识不统一，有人

质疑花这么多钱值不值；二是担心涉
及 1806 户 的 生 态 搬 迁 完 不 成 。 不
过，如今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李学鑫
坦言。

群众为什么支持？银桥镇阳波
村的李千月家为此拆了 300 多平方
米房子，他道出了实情：“干部们不分
白天晚上苦口婆心地做工作，政府的
政策补偿也到位。”

为了让 1806 户居民能够安心搬
迁到山脚下的“1806”特色小镇，当地
政府除了建房、装修外，还补偿了土
地。“回迁安置房的价格在每平方米
1300 元到 1800元之间，而一墙之隔的
商业房价格大概为2万/平方米。老百
姓获得的最大红利远不止这些——原
来湖边的住房属于村里的宅基地，现
在补偿的土地则是国有土地，可以上
市交易。”李学鑫说。

在生态廊道村庄段，湖进人退，
拆房子给洱海腾地方；在生态廊道郊
野段，则尽量避免人类活动干扰，维
持自然原貌，让洱海“放心地”休养生
息。“以前房子盖到水边，没有物理隔
离，村庄对洱海造成污染不可避免。
如今，这条廊道就是一条人与湖的界
线，可以让洱海‘透透气’。”在大理市
自然资源局局长黄建红看来，洱海生
态廊道将沿岸各村连接在一起，使各
具特色的白族传统村落成为“围绕洱
海的一串珍珠”。

在家门口看美景，太幸福了

从人进湖退到湖进人退，历经
长期治理探索，洱海的天平倾向了
保护。

“一步一步勘察、一米一米推进，
现在终于接近完工了。”李学鑫告诉
记者，洱海生态廊道建设以生态保护
为首要原则，兼顾当地村民的生活和
环境感受——也就是说，“在保护洱
海的同时，还给大家留下了亲近洱
海、感受大自然的空间”。

“这片红色的水杉树已经在洱海
周边生长了十几年甚至二十年。规
划项目时，并没有对这些树木进行处
理，而是尽可能保持自然野趣的状
态，把人类活动的影响减少到最低。”
听李学鑫讲，实施湿地修复和休湖禁

渔、增殖放流后，湖滨带的水草长得越
来越茂密，工程指挥部为此专门面向
当地村民设置了“水草理发师”这一工
作岗位。此外，、骨顶鸡、大黄鸭、
海鸥等前来越冬的水鸟，无论数量和
品种也都比原来有了明显增加。

湖畔草木葱茏，绿树红花相映成
趣；湖面鸥鸟翩跹，水禽畅游，久违的
海菜花成片地生长；沿途不时可见兴
味盎然的游人，还有盛装拍摄婚纱照
的对对新人……在大理市下关镇洱
滨村示范段，生态廊道的建设成效已
然 显 现 。“ 感 觉 一 切 付 出 都 是 值 得
的。守在自己家门口就可以看见这
样的美景，真是太幸福了！”家住湾桥
镇古生村的何利成感慨。

经过近年来的保护和治理，2018
年、2019 年，洱海全湖水质连续两年
达到 7 个月Ⅱ类、5 个月Ⅲ类，未发生
规模化蓝藻水华，主要水质指标变化
趋势总体向好。“2003 年前后，水质
最糟糕的那几年，由于蓝藻暴发，在
湖里洗个手都不行。2018 年至今，
仅局部零星出现过蓝藻，水渐渐变清
了。你看，远处隐约可见的小白点就
是被称为水质监测风向标的海菜花，
这种水生植物只有在水质好的地方
才能生长。”从小在洱海边长大的李
学鑫对“母亲湖”怀有特别的情感，

“生态廊道将创造一个生态宜居、环
境优美的生活和生态空间，好让人们
共享洱海保护治理的成果”。

守住了洱海，才能谈发展

生态廊道建设不但推动了洱海
的生态治理，也倒逼当地发展模式的
转变。

古生村是洱海之滨一个典型的
白族自然村落，隶属于大理市湾桥镇
中庄村委会，总人口 439 户、1842 人，
以水稻、玉米、烤烟等种植业为主，人
均年收入 17521 元。该村民风淳朴，
民居独特，溪水环绕，绿树成荫，古
桥、古庙、古树、古戏台保存完好，一
派千年古村风貌。

2015年 1月 20日，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位于苍山脚下、洱海之滨的古生
村“立此存照”并赞美：“这里环境整
洁，又保持着古朴形态，这样的庭院

比西式洋房好，记得住乡愁。”古生村
人牢记总书记的嘱托，以“守住青山
绿水，留住最美乡愁”为目标，努力把
古生村建设成为洱海之滨让人“记得
住乡愁”的美丽乡村。

如今，近 6 年时间过去了，从眼
前的洱海到周边的环境，从村民的日
常生活到生产劳动，从产业布局到经
济发展，古生村发生着可喜的变化。

何利成从小在洱海边长大，他的
创业与生活经历可谓与洱海的命运
休戚相关。起初，何利成以打鱼为
生。1996年洱海大面积暴发蓝藻，当
地渔政部门取缔了机动渔船，何利成
改行投资鱼塘。2003 年，蓝藻再次
暴发，按照退田、退塘、退房的要求，
何利成再次改行，开起了客栈。这两
年，响应保护洱海生态环境的号召，
他又拆掉被划入“红线”范围内的部
分客房。

“洱海是我的家，守住了洱海，才
能谈发展。”如今，何利成和村民们拆
房子腾出来的地方正在全力建设生
态廊道的一个“器官”——由大青树、
芦苇、菖蒲组成的“雨水花园”，它会
像大海绵一样吸收从村庄流出来的
雨水。“生态廊道隔离了污染，可以让
我们与母亲湖更加亲近。”何利成说。

在湖边，记者遇到了正在清理近
岸死亡水草的古生村村民严炳其。54
岁的严炳其是一名生态廊道管护员，
2015年上岗以来，每天负责打扫湖边
的环境卫生，月收入 1600元。虽然刮
风下雨都要在岗，但他打心底里喜欢
这份工作，因为“既可以改善生活环
境，又能为子孙后代保护好洱海”。

“环境整洁”是总书记对古生村
的夸赞，也是古生村的骄傲和自豪。

“总书记来到古生村以后，对生态环
境和古村保护提出了要求。在州市
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下，加上
村民们的集体荣誉感和环保意识大
大提升，我们的村容村貌改观明显。”
大理市湾桥镇中庄村委会组织书记
何志强告诉记者，接下来，他们将通
过控氮减磷、施用有机肥发展生态农
业，并把土地流转承包给生态公司进
行规模化种植。在他眼中，乡村振
兴，除了人居环境要好，产业也要发
展，“要让老百姓增收不再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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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生态廊道，让洱海发生了哪些变化
□ 光明日报记者 张 蕾

三 月 街
□ 光明日报记者 任维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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